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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符号、意义与我们的世界
———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车宇凡

(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收稿日期］ 2022-06-09

［作者简介］ 赵毅衡( 1945—) ，男，广西桂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集刊《符

号与传媒》( CSSCI) 名誉主编;车宇凡( 1996—) ，男，江苏南京人，现为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

学和文化研究。

［摘 要］ 赵毅衡先生是中国符号学领军人物之一，自 2005 年以来开创的“中国符号学西部学
派”在符号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回顾过去 20年的研究，他提出应明确符号学有别于
单纯方法论，从而深入探究符号与意义、文化乃至人类整体精神活动之间的深刻联系:文化因符
号的衍义能力而繁荣，因元语言的维持力量而存续。在理清该联系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
符号危机给现代人的身份和自我乃至现代文化带来的剧烈动荡，并指出符号学的理解将有助于
现代人缓解这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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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男，1945 年 5 月生于广西桂林，1968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1978 年考入中国社会
科学院，师从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1981 年获
硕士学位，80 年代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1988 年
获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2002 年
归国并执教于川大，2005 年后创建符号学—传媒
学研究所，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集刊
《符号与传媒》( CSSCI) 名誉主编。主要中文著作
有: 《远游的诗神: 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
的影响》( 1985) 、《新批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
文论》( 1986) 、《文学符号学》( 1990) 、《当说者被
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 1998) 、《礼教下延
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 2001) 、《对岸的诱
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 2003) 、《意不尽言: 文学
的形式文化论》( 2009)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 2011) 、《趣味符号学》( 2015) 、《哲学符号学: 意
义世界的形成》( 2017 ) 等; 主要英文著作有: The
Uneasy Narrator: Chinese Fi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1995) 、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
( 2001) 等;主编有“符号学译丛”“符号学前沿研
究”丛书; 主要文学创作有《沙漠与沙》( 1996 ) 、
《有个半岛叫欧洲》( 2007) 等。

一
车宇凡 ( 以下简称“车”) : 赵老师您好，久仰

大名! 为了采访您，我预先读了不少关于您的访
谈文章。您谈过一些自己早年的求学问道之路，
从考入中国社科院开始重启自己的学术人生，在
卞之琳先生引导下确定以形式论为自己终身事
业，之后求学美国，在加州大学苦读，直到取得比
较文学博士学位并随后于伦敦大学任教。您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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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倦的求学精神令人敬佩，和卞之琳先生承前启
后、接续中国学术事业的情怀更是令人感动。您
从 2002 年以后逐步启动自己的归国计划并开始
执教于四川大学，到今年为止刚好是整整二十年，
借此机会，想请您集中地分享一下自己来到川大
后的事业开拓与学术思考。

赵毅衡 ( 以下简称“赵”) : 谢谢你，我也一直
期盼有这种机会和川大同学分享交流我到成都后
的工作与思考。我从 2002 年开始计划回国，之后
又正式放弃英国国籍，引起一些讨论，有人可惜，
也有人过誉。其实将工作重心从英国转移回中
国，各方考量固然有许多，但根本原因不过是为了
学术研究更加便利。我早年因为下放劳动耽误不
少时间，重回学界时已不年轻，若不集中精力于一
门学问，这辈子恐将一事无成。我幸得卞之琳先
生引导，早早确定研究方向，我在国外负责比较文
学 MA的教学，这是一种一年即毕业的高强度训
练课，所有文学理论、学派讲述，都要压缩到这一
年中，符号学与叙述学，就只能各讲两个单元，泛
泛掠过，不能在自己钟情的领域里尽力耕耘，这让
我不太满意。可是国内情况不同，中国这些年综
合国力日渐增强，教师群体大，专业方向可以精
窄。四川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依托一流学科的
建设，条件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快。在这里，我
有可能获得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大力支持，建设独
立的符号学。

二十年来，川大的“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团结了百余名研究者和硕博士，出版著作百余本。
我们的双语刊物《符号与传媒》汇聚了文化符号学
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团队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在 2017年正式入选 CSSCI 期刊目录。此外，
研究所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符号学网站“符号学
论坛”，全面地推介符号学、叙述学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与全球学者共享学术成果，共议学术问题。
我经常鼓励学生们在交流过程中对现有认识发起
挑战，尤其欢迎对我的研究进行问难，研究方向要
尽可能拓宽，走向多元。我们团队现在主要有五
个方向，分别是传播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中国传统符号学、艺术符号学、哲学符号学。光这
五个就够忙的，可学生们却还能在更新的领域里
开拓研究，例如研究电影、游戏，研究中国文化里
的“武侠元素”，乃至研究术数学、唯识学等，这些
研究即便在国际上也算独树一帜。

这就是学问的魅力: 符号学尚未解决的问题
远远多于解决了的问题，可能性大于确定性。所
以我招学生时从不嫌多，学问的关键在于学人，多
一个人就多一种可能性，团队的生命力也就更旺
盛。今天大家看见的所有成果: “符号学—传媒学
研究所”、《符号与传媒》、西部符号学派乃至有中
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如果失去了国内高教体系
和四川大学的支持，失去了我们符号学“梦之队”
的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
车:的确，如此庞大的工程和丰硕的成果，若

非依赖赵老师领导的符号学团队，实在难以想象。
我最近翻阅自 2010年创刊以来的《符号与传媒》，
深感其内容丰富多样，令人赞叹。您刚刚总结了
包括传播符号学在内的五个主要方向，但实际就
目前符号学的发展来看，学者们的思路远未局限
于此，比如伦理符号学和认知符号学一直有很多
引人注目的成果。此外，有人将符号学和一些已
经成熟且热度较高的批评方法( 比如性别批评) 结
合在一起，像题为《人流广告中“女性代入感身份”
的符号生成机制》的文章［1］，非常前卫大胆，也抓
人眼球。还有人以微信“小黄脸”表情为中心做中
西之间的符号比较［2］，这种表情我们每天都用，但
很少想到其中能做这样细致缜密的分析。

但是，在阅读时我也有这样的疑问，视野宽
广、内容丰富的符号学每每落实到具体研究上，便
总要加上五花八门的前缀，从传播到伦理，不一而
足。这让人在感叹其丰富多样的同时，也不免会
怀疑其主体性，既然已经有了传播学，似乎只要将
符号学作为一个方法，为其预留出一个“传播学—
符号分支”便绰绰有余，何必堂而皇之地为这个附
庸专门建设一个传播符号学?

赵:这个问题久有争议，归根结底是我们如何
看待符号学，乃至如何看待形式论，因为符号学从
根本上讲是一种形式研究。中国学界一直有过于
重视内容的倾向，内容是特殊性，是深度; 形式论
着重共相、延展、各种意义活动的广度规律，是一
种必要的补充。在我而言，选择后者不过是出于
个人偏好和思维方式，绝不是因为形式论高人一
等，更不想把它夸大为唯一、主流、正确的途径。
所以，符号学要求的不过“容忍”二字，容忍形式研
究，承认其能补内容研究之缺; 如还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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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把形式视作作品的外壳，而要看到其本质性
存在意义。［3］毕竟，一首诗要有一系列的形式特
征，才是一首诗。

这就回到了你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传播符
号学和其它众多的“XX 符号学”? 我们是否明确
“符号 XX学”与“XX 符号学”存在区别? 应当承
认，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研究中，有的成功，
有的并不太成功。《符号与传媒》发表过张骋的
《“符号传播学”与“传播符号学”》［4］，讨论得比较
清楚。如果将符号学视为一种方法，作用是有限
的;反之，就是如果在研究对象里看出符号学是一
门与世界的本质意义相关联的学问，探究就看得
更深入一些。

如何给符号学下定义，这是我在《符号学: 原
理与推演》一书开头就抓住不放的起点。西方学
界到现在给符号学的定义还是: “符号学是研究符
号的学说”。这是受索绪尔影响，原话是: 符号学
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
学”［5］14。这实际上没有给符号下定义。我提出: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
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 反过来说，没
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
符号，符号学实为意义学。［6］1-2这话有些翻来覆去，
乍看像绕口令，可我坚持这一略显繁琐的表达，而
不采用索绪尔及后来西方学者的说法“符号学是
研究符号的学说”，这是很有必要的。索绪尔定义
在西文中是用希腊词根解释拉丁词根，在中文中
是同义反复。

过分僵死的学科限制和概念区分是有害的，
语言属于符号，旗帜、彩灯也是符号，人也是符号，
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符号，前几年我还对梦境特
别感兴趣，甚至就连静默和空无都可以是符号。
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你走在路上遇到你老板，你打
招呼，他一言不发，脸无表情。你这一晚上都要睡
不好，担心自己失业。［7］

符号遍布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是意义表达的
必然之路，借助它我们可以打通一条前往意义世
界的通道。我们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是意义化
的世界，没有意义人会活不下去。所以符号学不
只是钻研语言文字，它的终点是关注与我们所有
人都相关的大问题。

车:这番解说让人豁然开朗，此前我看符号学
这个名称总觉高深莫测，又听说“符号学是文科的

数学”［8］，更觉得晦涩难解。但实际上，说符号学
像数学，是强调它们共有的普适性、可操作性。正
如数学广泛地应用于一切理工科，在文科的世界
中，“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9］。不应该
把符号学视为单纯的方法，正如从不会有人把数
学贬低到仅是方法的地位，符号学同样，它是一种
“人论”。

符号与意义的关联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过
这就引出接下来的问题。在您复杂、庞大的研究
体系中，“形式文化论”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词，
符号是和认知、意义乃至文化这些高级精神活动
联系在一起的。可对大多数人而言，从俏皮可爱
的微信表情一下跨越到浩瀚无边的人类文明，这
一步无异于攀登蜀道，太过艰难。所以，能否请您
就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再进行一些细致
的描绘?

赵:要探讨这一联系，不妨仍从索绪尔开始，
毕竟他提出的那对“能指 /所指”实在太深入人心，
索绪尔认为能指是“声音—形象”，所指是“概
念”。［5］66我并不认同所指一定是概念，它完全可以
是一个事件，也可能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但这里
姑且不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在索绪尔二元对立
的观念里只有符号的可感知部分( 能指) 和符号代
替的对象( 所指) 。

这种看法的历史太源远流长了，影响也太广
泛深刻了，从柏拉图的理式与幻影、模仿论的自然
与艺术到哥本哈根学派的“表达”与“内容”［10］，莫
不如是。这种二元对立最大的问题，是在符号及
其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丢失了大量信息，
极大地低估了符号的表意能力，也从根本上限制
了符号学乃至文化分析的发展。

皮尔斯对符号的看法不然，他提出: “符号所
代替的，是对象”，而“符号引发的思想”是符号的
“解释项”。［11］这样，对立的二元，被替换成了“再
现体—对象—解释项”三元的无限开放的意义构
筑。解释项就是一个符号在人心中唤起的一个等
同的或更发展的符号，它的提出及其和对象的分
开，是当代符号学成形的重要一步。人类面对确
定的对象，在感知中体会意义的生成，进行意义的
表达，但是，所有的意义又必然是新的符号，所以
理解与表达的过程理论就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终结
的无限衍义过程。人类由此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
建立起人的世界———丰富广大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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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借助皮尔斯的三分式，您对符号与感知、
意义和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做了极为清晰的描
绘。可我有一点疑虑，无限衍义之“无限”听起来
似乎有些随意和不受控制，尤其是解释项这个概
念，仿佛有让人类的认知滑入相对主义的危险。
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很多不同的解释项，那我
们对于所有问题恐怕都无法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
答案，简单地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这个危险您是怎么看的呢?

赵:的确，过犹不及是儒家的传统智慧，我们
反对二元对立过分僵化的联系，但如果对符号的
解释不确定到了社会无法形成基本认知的程度，
那无疑也是灾难。因为表达意义是符号的基本用
途，如果符号无法再表达相对明白的意义，它就会
消亡，所以这个危险确有必要加以注意，我想从两
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是符号学的工作范围问题，符号学是关
乎意义和价值的学科，但不是关乎价值判断的学
科;符号学是分析之学、解释之学，而不是评判之
学;符号学处理的，是本质上“意义歧出丰富”的社
会与人文学科，很难处理意义“强编码”( 例如医
学) 的学科。［6］19符号学的工作是把复杂的、带有迷
惑性的文化现象拆解还原，这个过程有点像侦探
小说，难怪西比奥克和艾科都觉得符号学与福尔
摩斯精神相通［12］。川大华西的口腔医学很厉害，
患者来到华西，必然希望能挂到专家门诊，如果被
一群实习的学生围住，张三说该拔这一颗，李四说
该拔那一颗，患者会立刻跳起来逃跑。面对同一
个患者的口腔状况，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解释，但
是专家的诊断在这个语境下拥有更高的地位。

其次，任何符号文本都是双轴关系构成的，这
概念来自索绪尔的“组合 /聚合”，他的四个核心二
元对立至今只有这一对还在符号学中发挥重大作
用，后来，雅柯布森把聚合关系称为“选择轴”( ax-
isofselection) ，功能是比较与选择; 组合关系称为
“结合轴”( axisofcombination ) ，功能是邻接黏合。
比较和连接，是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最基本
的两个维度，也是任何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
元。［13］任何文本和文化都是多维的、立体的，但是
或隐或显，双轴组合总是贯穿其中施加影响，它们
构筑起一个基本的框架安置人们的理解和表达。

理论上可以无限分岔的衍义过程，事实上并
不能真的一直进行下去。双轴组合之下，因其聚

合轴( 选择轴) 宽窄不一，会产生束缚或松或紧的
文化，但无论如何，符号意义的演化方向，就是人
们追寻真知的方向，不然文化就会走向崩溃。

三
车:我明白了，人类思想方式所具有的无限衍

义特征，以及符号不断唤起新解释项的能力，为文
化提供了发展更新的根本动力; 双轴关系和元语
言则将文化安置在一个必然可解的框架内，失去
这份约束，文化会被自己压垮。

我在您近几年的著作和文章里，经常会看到
“符号危机”“文化危机”这样的表述，又说“二十
一世纪是符号的世纪”［6］23，可不可以将这些危机
理解为是元语言的领域里出现了变动和混乱? 如
果可以，那么为什么符号世界的混乱在长达千年
的时间里都隐而不彰，在我们的时代却忽然成为
了一个大问题? 您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应对这
些危机呢?

赵:你的理解基本正确，但提出的问题太庞大
了。面对符号危机，目前即便是人类中最聪明的
分子也暂无具体解决方案，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
符号及相关诸概念都尚未做过全面彻底的检视，
谈何解决?

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束手无策，
注定走向悲观主义。尽管预测未来尚不可靠，但
鉴古知今、审视当下尚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凭借手
头已有的知识和材料，对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符号
危机形成一个基本的理解，这是符号学可以完成
且应该完成的任务。

首先，你问为什么符号危机在过去千年的时
间里都不成问题，而在我们的时代就忽然凸显。
这是因为符号危机本质上是现代危机，同理，符号
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之学。所以我时常强调中国
学者对待符号学不要固步自封，在这门学问上，我
们和西方学者有相同的起点。一味满足于东方传
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西方传统对于符号
学兴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符号学作
为一个学科，是人类感知到了现代压力才产生的，
比起注视某一具体的传统，不如检视东西方文明
之间如何互补有无。

所谓“符号危机”，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一个现
象:相较于过去，现代社会的文化变型急剧加速，
社会符号活动空前活跃。可以参考丹尼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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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拉塞尔·柯克的《保守
主义思想》，在前现代社会，经济总是最激进的，文
化是保守的，统治者为了社会的稳定，会尽量强化
符号的神圣性，使其变得不可侵犯，所以一般而
言，文化会扯经济和政治的后腿，让它们不要跑得
太快。人们往往谴责这是开倒车，但社会的发展
的确需要一个制动机制，一味追求速度会出大问
题，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的保守作用格外重要。［14］

遗憾的是，这个作用现在逐渐失落，在社会各个领
域，可以看见文化激变的速度常常和经济、科技并
驾齐驱，甚至有赶超之势。《哈利·波特》的作者
罗琳前阵子因为性别议题被卷入漩涡，非议声之
大，让人们几乎忘记她在该议题上一直属于较前
卫的一派。这是眼下文化困境的一个缩影，社会
语境变革、文化议题更新太过迅猛，你必须时刻站
在潮头，不然很快就会被谴责为保守过时。所以
谈到符号学的发展路线时我就提过: “据守模式对
符号学不利，当代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会使任何
模式迅速陈旧。”［6］15

文化制动的作用削弱乃至消除，后果将会如
何? 有悟性的读者结合前面的讨论自己就能有一
个推断:失去约束的符号将不可抑制地走向膨胀
泛滥，人们陷入在消费符号的狂欢中无法自拔; 飞
速发展的文化不容人们做片刻的停留，以表达意
义为根本任务的符号将逐渐失落自己的意义; 过
于宽幅的文化会使人们失去焦点，真切地体会到
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焦虑是自由造成的晕眩”［15］

……克尔凯郭尔、鲍德里亚等人对此的论述已经
广为人知，我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总结了当代
符号危机的四个特征。说出来似乎很玄，实际上
很简单。

比起重复这些人所共知的理论，今天我更想
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们，这些沉浸在娱乐文化、广告轰炸、网络媒体、
大众传播中的人们究竟受到了符号危机怎样的具
体影响?

谈论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两个概念，一是“身
份”，一是“自我”。在前现代社会，自我是很固定
的，因为它是命中注定之物，不管是神的意志还是
血统出身，这些意识形态殊途同归地让人对自我
有一个不变的认识，从而稳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
上。现代化的祛魅改变了这一认识，它将以上种
种说法归为本质主义，并与之对应地提出建构主

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后者，因为它最坚定地
反帝反封，把人的本质属性归为社会性。后来女
性主义极大地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巴特勒提出过
一个有名的“述行理论”，把性别都看成可以替换
穿戴的衣裳，关键只看在何种场合采用何种身份。

不变的自我被拆解为可变的身份集合，这是
自我主体动摇的第一步，身份可以获得就可以失
去，它的变动一定会影响到自我。从奥斯维辛集
中营幸存下来的心理医师弗兰克尔特别研究过身
份、自我和生命意义。集中营里的囚头儿不加区
别地使用“狗屁”辱骂那些可能曾是政客、医生、教
师的囚徒，撕毁他们的证书，夺取他们的财产，许
多人很快就疯了。这是因为解释身份的符号突然
幻灭，整个前半生被否定，所以自我也被破坏。［16］

但现实中的自我并不总是这般脆弱，因为每个成
熟社会人的身份必然是复杂多样的，一个男人既
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儿子; 一个女人上班的时候
是职员，下班之后可以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我们
在不同的语境下拥有不同的身份，单一身份的变
化尚可挽救，所以早期现代社会的自我虽然受到
威胁，通常还是稳定的。

随着后现代的到来，符号危机进入了第二阶
段:自我的碎裂。限于访谈的容量，我没法事无巨
细地说明，但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现代社会的符
号危机及其突出征象“自我危机”，它是和整个社
会运动的庞大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要继
续，工业化要发展，它们需要整个社会极其流畅地
自由运动，所以人类被大规模地从自己原来的环
境和组织中剥离出来。西方社会的宗教现在对年
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而在中国，我们已经很少
再看到旧社会的那种宗族体制，这两年网上对原
生家庭讨论得很多，大多是抨击父母对自己的不
良影响，连一家三口这种核心家庭的联系都不如
从前紧密了;日本现在还有忠于单位的企业文化，
这是他们国家的特色，其他的地方大多不然，我们
的学生毕业以后，辞职跳槽的并不罕见。

我描述这些现象不是为了感时伤事，号召大
家回到过去，而是希望能说明这么一个事实: 后现
代意义漂浮的社会中，自由的人同时也是原子化
的人，面对高速传播的信息和泛滥的文化符号，他
们感到焦虑惶惑，因为传统的能够提供稳定身份
建构和意义解释的场所大都已被拆除，所以文化
社群的选择就变得格外重要，所有人都在迫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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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认同。去年，我接受《新教育者》的采访，他们
问我关不关注现在网上的“站队”问题。［14］我说自
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睛看不清，很多话题只能扫
个大概，要我一行行去看网民的争吵，实在为难。
尽管不能参与具体话题的讨论，我认为其中一些
原理和机制却是共通的。身份和自我危机的时
代，人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血肉可感的联
系，转而求诸网络。今天的网民可能对千里之外
的俄乌战争了如指掌，但未必知道楼下的邻居有
几个孩子，传统意义上的“在场 /不在场”被颠倒过
来，线上的争吵再热闹，线下的人都是孤独的。

这不是一个良好的情况，马歇尔·伯曼引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批评这是把对“人类”的爱
和对现实中人的恨结合在一起，是现代的致命危
险之一，现代社会富于想象力的生活脱离了现实
男女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日常世界。［17］对人和世
界的远程认知会消磨人的直接感受。把文化身份
看得过重，会使得口头笔端的辩论变成你死我活
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网络中素不相识的
人群会把极端暴力情绪汇聚到另一个普通人身
上，“网暴”，符号暴力，达到了令人惊骇的水平，这
是我在 2011年写《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描述“符
号危机”时绝对没有想到的。

车:感谢赵老师对我的问题做了如此详细的
解答，我一直很佩服您的一点就是，您有说得清晰
简单且不把复杂性打折扣的能力，我看您的《远游
的诗神》《礼教下延之后》和《意不尽言》《符号学》
都有这样的感觉: 复杂的知识通过简单朴素的语
言流淌进脑海，清澈通透，增长知识的同时又极大
地降低了学习的艰苦。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阅读您的著
作中有关元语言、评价漩涡、意义世界等章节的时
候，我总不禁想拿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曾受到的
一个质疑来直接向您提问: 您担不担心自己的研
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恶兆”? 也就是说，关于
符号操纵人自身的理论，可能会被社会群体、资本
市场、传媒巨头利用，加剧我们世界的异化。

赵:我倒是没有这种担心，符号学毕竟是一个
形式理论研究。其实控制世界的人，虽然也是在
玩弄符号，却是无师自通。秦始皇从来不需要学
政治学，诸葛亮从来不必学符号学，社会实践远远
走在人的理解之前，理论之滞后使我们对人的分
析能力，尤其分析欲望，感到颇为绝望。如果我们

理论工作者把古人今人在做的事说出了一点道
理，那只能帮助人们明白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我倒是觉得符号学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基本
的帮助，那就是祛魅，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世界里很
多神秘、浪漫、喧嚣的东西都是可以被拆解的，知
道它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样子。符
号学未必能帮我们改造世界，但多少可以让我们
对世界产生一个更清晰的理解。我认为理解很重
要，迷茫、恐惧乃至疯狂，通常都是从无知里产生
出来的。2014年我写《趣味符号学》，就是为中学
生设计的，普通人最好也明白一点符号学的常识，
明白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如何对付意义活动。就像
不懂生理学一样过日子，但是大家学一点，弄明白
自己的吃喝拉撒日常生存，竟然是有一定规律的。
为什么不做明白人呢?

车:谢谢赵老师! 今天与您的对话让我收获
颇丰。

赵: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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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Meaning and Our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Zhao Yiheng
ZHAO Yiheng，CHE Yuf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

Abstract: Professor Zhao Yiheng is a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Semiotics in China．The West School he
established in 2005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ince then．Looking back on his research over the past
20 years，Zhao points out that it’ s necessary to treat Semiotics as a complex and overall world view instead of
a simple and specific methodology．By doing so，we may be able to look into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symbol，meaning，culture，and even human’ s entire mental activities．The infinite semiosis gives rise to
the prosperous culture，while the meta language sustains that prosperity．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Zhao probes
into the turbulence that the symbolic crisis brings to modern identity，ego and culture，and discusses the possi-
ble comprehension as well as solution which Semiotics might provid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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